
  

 

第 11 章 再论中国的水问题 

 

近来，水作为地球环境的新问题受到极大关注。一些有识之士认

为，20 世纪围绕着领土和地下资源展开了争夺，而 21 世纪人们将会

为争夺水源而战。说到水，每每必提黄河断流问题，堪称典型案例。

每当电视播放黄河水流完全终止、河床干涸龟裂画面时，也许会有人

感到震惊。 

电视里报道的多半是黄河下游，实际上中上游的干燥地带、半干

燥地带的缺水问题更加严重，大同可以说是一个典型。1999 年秋天，

《大同日报》曾报道过，“29.7 万人面临饮水困难。”当年 4 月又报

道，“每年地下水位下降 2～3 米，2008 年水将枯竭。” 

在我们的据点环境林中心，79 米深的水井已经不出水了。我们

又急急忙忙打了一口井，井深有 140 米。地下水源大面积枯竭已成为

不争的事实。 

在我们 1999 年底实施的民意调查中加入了关于水的内容，调查

对象为 7 个县 21 个村的 900 个人，调查答案令我们感到意外。 

A.用水充足，也可以灌溉。 42.6% 

B.生活用水充足，但不能灌溉。 47.4% 

C.喝的水不缺，但要节约才行  18.3% 

D.喝的水不够，需要到外村取水。 3.6% 

也许有人会认为只有 3.6%的人缺水算不了什么。为此我们询问

了一个家庭一天的用水量和家里的人口。以“一担水”为水量单位做

调查。大同农村的一担水有 45 升，相当于日本的“一荷水”。21 个

村每人每天的用水量为 23.8 升，少的村子只有 15.6 升。 

所用的水只有这么一点点。我们的水洗厕所冲一次至少也要 10



  

升，据说一般的需要 12 升。也就是说他们每天的生活用水是我们每

人每天冲两次厕所的用水量，而且其中还包括了家畜的饮用水。一个

4 口之家一个月的用水量不足 3 立方米。 

其后的问题是，最近水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61.5%人的回答是水减少了，而且这种趋势扩展到大同市整个区

域。回答水增加的人集中在特定的村子，说明有一些特殊原因。5 个

村子中遇驾山、李二烟、吴城位于丘陵地带，本来就缺水。这里的人

大部分回答水减少了，说明危机状况继续加剧（参见下表）。 

 

 

另一方面，从日本看中国的发展异常迅猛，北京就是一个象征。

每次往返大同路过北京时都对其发生的变化感到惊讶。但是从大同看

北京的背影，仿佛是沙中楼阁。 

大同是北京的水源地。发源于山西省西北部管涔山脉的桑干河由西向

东流经大同的中部，然后进入河北，流入官厅水库。官厅水库和密云

水库是北京仅有的两个“水缸”。上游大同没有水，官厅水库的



  

———————— 

图：北京的水源桑干河没有水。农民在河川地耕地、播种。水源不足已

成为中国中纬度区域严重的问题。 

———————— 

水量减少，水质恶化，据说密云水库的水量也在下降。 

由于地表水已无法满足北京的用水，只好开始大量开采地下水。

我所看到的资料上介绍，80 年代北京、天津地区可利用的地表水为

60 亿立方米，90 年代减少到 50 亿立方米。目前利用地下水已达 70

亿立方米，约 60%的用水依赖于地下水。 

为了开始筹备绿化合作项目活动，我们在 1991 年调查了北京郊

区的顺义县，当地的人告诉我们：“以前 5 米的地下水位已经下降到

40 米，还出现了盐碱灾害。”不知道那里最近 10 年的情况如何？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创办人莱斯特•布朗(Lester R.Brown)曾



  

指出“1999 年北京的地下水位下降了 2.5 米，从 1965 年算起，北京

的地下水位下降了约 59 米。随着有水层枯竭，中国的水资源不足问

题重新抬头，将向中国领导层敲起警钟。”（引自网络消息《警钟》）。 

世上大多矛盾总是最先在边境的贫穷地带开始显现，环境问题最

具代表性。其实日本也是一样，水俣病、大骨节病等即典型事例。 

前面已经介绍，进入 90 年代大同的降水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春季雨水减少，夏季导致水土流失的雨水和农作物长成后的雨增多。

虽然全年降雨量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微小的变化却给当地的农业带来

致命的打击。（参见 P22“大同地区月降水量的推移”）。 

如果这种现象是地球变暖带来的结果，那么今后有可能会变得更

加严重。这种变化同样发生在工业发达国家和富庶地区,但因有缓冲

余地，尚不会立刻显现出来。在那里，地球变暖问题还只是未来的话

题。但是，在本来已达极限的黄土高原农村却已经是迫在眉睫的现实

问题。 

水的问题也是如此。在大同地区,首先是县交界附近的贫困农村

的井和泉眼干涸了，然后向其他村庄和城市蔓延。近几年来，除了下

雨之后没有看见过有流水的河流。水库也枯竭了。在此我还要重复：

大同是北京的水源地。 

 

被截流的黄河 

 

2001 年 4 月，在大同逗留期间我们利用一点时间去观察了黄河。

我们访问的地方是山西省偏关县万家寨镇，位于山西省、陕西省、内

蒙古自治区交界处，对面就是鄂尔多斯。从地图上看此段黄河几乎形

成直角走向。 

黄河的观光胜地并不在这里。司机小张说：“既然看黄河，莫不

如去壶口。”壶口有瀑布，黄河奔流咆哮，气势恢宏。但是我仍然选



  

择万家寨自然事出有因。 

一路盘山越岭，绕着大弯一直走到黄河。车刚一转弯，最初映入

眼帘的黄河被水库隔断了。水库看起来似乎不大。 

25 年前我曾经在河南省郑州市附近看过一次黄河。黄色的浊流

卷着旋涡流淌着，河对岸一片苍茫。我一边追溯当年的回忆，一边感

慨“难道这是当年的黄河吗”？可你不要小瞧它，只是因为景观一望

无际，黄河显得有些渺小而已。我数了数吊桥上钢索的间隔距离和钢

索，推算河的宽度大约有 500 米。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大河。 

另外一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水很清澈。相马先生曾经看过离此地

很远的上游，他说“上游的水是黄色的”。流过来的水也是同样的水，

只不过被水库拦截后泥沙沉淀，水变清了。也就是说，库底堆积着泥

沙。当然会有办法解决，但是我这个外行人还是免不了担心。 

这个水库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发电，实际上好像已经开始发电

了。另一目的是为全国水源最缺乏的山西省供水。计划首先为山西省

省会太原供水，其次是为第二大城市大同供水。按预定计划太原部分

应该已经完成，但工程进展不很顺利。所发的电用于提高泵压。 

建设资金使用的是世界银行贷款，国内也发售了建设债券。听说

大同事务所的人都响应工作单位的号召购买了债券。也许是一种心照

不宣的强制，但对该项工程也有一种期待吧。 

因为是截流，不知道到底有多大流量。从一般常识来看，应和溢

流到下游的水量差不多。但是实际上水量少得可怜。河里的石头露出

了水面，似乎人可以踩着石头过河。 

我说：“你们不要期待水流到大同啦。”其他人赞同我的观点，只

有司机小张说：“不用担心，现在对水管理得很严，黄河从去年开始

就没有出现过断流。” 

大同的领导也很担心这一工程：“工程完工后水真的能供应给大

同吗？即使提供，水价如果太高，大同的产业能用得起吗？” 



  

要想从这里引水，还有竞争对手陕西省、河南省、河北省、山东

省。如果从经济实力上看，山西省几乎没有胜出的可能性。当向曾在

中央负责环保部门的领导谈及此事时，他漫不经心地回答“那水大同

不能用”。也许那水只是通过大同供应北京而已。 

当前中国正在大力强调“西部大开发”。如果西部大开发受挫，

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差别就会扩大，对社会稳定带来影响。如

果取得成功，上游的用水量一定会增加。那样就会出现上下游争夺水

资源的局面。 

 

争夺云彩 

 

2001 年 8 月,在大同逗留一个月后经由北京回国。这一次我乘坐

的是白天由大同至北京的火车，主要是想广泛地观察一下这次空前的

干旱状况。 

灾情相当严重。这次考察的大同县、阳高县虽然灾情严重，但是

东面的天镇县更加严重。其他几个县的山还多少有点泛绿，而这里的

山却满眼都是黄土的颜色。 

广袤的黄土高原，降雨情况变化多端，过一个山头，情景就会变

得完全不同。7月24日，南郊区的环境林中心在40分钟之内下了48.3

毫米的大雨，院子变成了水塘，苗圃也被雨淹了。同一时间段，喜鹊

林只下了 5 毫米的雨。二者之间的直线距离只有 30 公里，中间也没

有山。 

问题变得如此复杂是有一个因素是采取人工降雨。如果有云，具

备了降雨条件，就会向天空发射形成水滴核物质的碘化银之类。环境

林中心下大雨时一开始也是星星点点，后来就听到了几声轰鸣声。 

话题重新回到我从车窗看到的情形。列车过了天镇县，进入河北

省张家口市的农村地带，眼前的干旱状况更加严重，已经长到一人高



  

的玉米叶子变得枯黄。天镇县从一开始就已经放弃，既没有播种，也

没有耕作。河北省枯黄的庄稼给人的视觉冲击更强烈。但实际上，连

种子都无法播种的地方，干旱情况当然更严重。 

同样的张家口市，其东部的情形大不相同。东部海拔下降，还种

水田，相当富裕。进入北京之后，农作物和树木都生长得不错。这到

底是为什么呢？远田先生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过疑问。到了北京一打听

才知道北京下了不少雨，而且是人工降雨，据说有报道说这是“科学

的胜利”。听说北京环境志愿者网络的会员们都在议论“那些雨云本

来应该给那里带去雨的”。 

在大同有一个说法“云由东向西移动就会下雨”，也有的说“东

风一刮雨就来”。西面来风都是干风，与下雨无缘。东面的风和云带

来的雨也许是来自于海洋。原本应该给大同带来雨水的云也许被北京

和天津的人工降雨给阻隔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在争夺水源之前就是

争夺云彩。 

 

制约发展的“水” 

 

我写的是大同的事。读了这些很多人会认为写的是偏远内陆的

事。实际上大同离北京只有 300 公里，与北京仅一市之隔。北京旁边

的城市是河北省张家口市，紧挨着的就是山西省大同市，所以 2002

年 11 月高速公路全线开通之后，北京至大同之间只需要 3～3.5 个小

时。如果开辆好车，有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大同市是继山西省省会太原市的第二大城市，人口 300.3 万，面

积 14176 平方公里，大体相当于大阪府、京都府、兵库县的总和。提

到市，大家的印象可能是城区。虽然这里的市也包括城区，但大部分

是农村、山村。前面所写都是实情。 

按照中国政府的政策，西部大开发正在全面展开。山西省既不属



  

于东部沿海地区，又不属于西部地区，所处的位置“前不着村，后不

着店”，大同地区的年轻人对此现状非常不满。 

比如，作为北京水源地的桑干河附近住的农民不能使用该河水进

行灌溉。实际上这条河流几乎常年无水，处于干涸状态。 

大同使用丰富的煤炭资源进行火力发电，规模最大的第二发电厂

所发电力全部输送到北京、天津。在街上遇见的人对我说：“发出的

电送往北京，留给大同的只有污染。发电需要大量的水，因此地下水

越来越枯竭。”我觉得挺有意思，想用摄像机把他的见解拍摄下来。

不料对方立刻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支

援北京是我们大同市民的光荣任务！” 

我觉得大同好像是北京的附属地，山西省是“后娘养的孩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大同属于察哈尔省，之后察哈尔被一分为三，

张家口划归河北省，大同划归山西省，集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据说

被划归山西省后煤炭作为基础产业的时代，大同比较受到重视，但是

当煤炭价值下降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很偏，只了解北京、上海、广州等沿海大城

市的情况，对内陆地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不过这也在情理之中，

因为平常也没有什么关系，就连中国人也有好多不了解内陆农村的情

况。 

于是在日本就有这样一种论调——中国已经那么富裕了，相比之

下，日本现在很不景气，经济正处于“卡脖”阶段，中国方面还要拉

后腿。日本有必要对中国进行经济协作吗？ 

然而，中国的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比如说水的问题就直接关系到

粮食问题。我看到日本报纸上有一篇评论，说中国的粮食生产已经过

剩，正在寻求从量向质的方向转换。这种看法未免太片面。 

中国靠只占世界 7%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 22%的人口。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时相比，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 45%，而人口增加了 2.4 倍。



  

耕地不可能说增就增，最近还有所下降。尽管如此，过去曾经有过饿

死很多人的现象，而现在已经基本解决粮食问题。 

粮食生产飞跃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土地制度的改革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从封建地主制经过合作化生产，转变成个人承包制，由

此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再加上品种改良，稻米

已经实现了一代杂交。化肥和农药也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更重要的是完善了灌溉系统，恐怕还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彻

底实施灌溉的国家。这一点对粮食生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据说每生

产 1 吨小麦和玉米需要 1000 吨水，若是稻米需要 4000 吨水，谷物等

也是用水灌出来的作物。 

访问大同的日本年轻人说：“到这儿以后深感水的重要性，回到

日本以后要努力节约水。”“不对，日本水源丰富，应该多用水。”我

这么一说，大家感到很茫然。“应该提高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使用日

本的木材。世界上水源最丰富的日本大量地进口这些需要水的物质是

没有道理的。”得，我的话又跑题了。 

黄河断流的最大原因是灌溉而大量取水所至。据说在华北的粮仓

地带，地下水每年下降 1～1.5 米。在中国粮食生产占重要地位的华

北平原，水源正在枯竭。过去支撑粮食发展的灌溉难以为继。 

以水为基础考虑生产率，农业只有工业的七十分之一。中国从农

业向工业化转型是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是为了摆脱水制约的一种

苦肉之策。北京、天津、华北的部分地区好像已经在讨论放弃部分农

业，将剩余的部分水用于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 

制约中国今后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以水为中心的环境问题。讨论

所有中国问题都不能避开环境问题。 

 

北京的背影是沙中楼阁？ 

 



  

2004 年 4 月 20 日～22 日，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中华全国青年

联合会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日中水论坛”研讨会，我也在会上做了题

为《北京的背影是沙中楼阁？》的发言。从博得了中方与会者的掌声

来看，应该说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当中有不少人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 

 

我们绿色地球网络从 1992 年开始在山西省大同市的农村开展绿

化合作项目，我每天在农村东奔西走，日晒和酒的功效使我变得黝黑。

这一带的水像漏底的水缸在迅速减少，一种与其说是危机不如说是恐

怖的感觉油然而生。 

最早发现的是县与县交界的农村地带，井水和泉水都已干涸，需

要到几公里以外的地方担水吃。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帮助两个

村子打了水井。幸运的是两口水井都出了水，可是一口井的深度是

176 米，另一口井的深度是 183 米！村里的人皆大欢喜。老人们拉着

我的手不放，哭着说：“真想不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碰见这么大好的

事。”结果把我也给弄哭了。 

因打井认识的打井队队长的话对我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地处临近县界的地带都没有水了。我们最清楚没有水的日子有

多难，所以即使不赚钱也想替他们挖井。可是，缺水的村子大都穷得

叮当响，哪有钱来打井！没有打井订单，我们的工资也被一拖再拖，

只能干着急。” 

如果是那样的话，打井只是一种应急措施，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这里的缺水问题已经远不是打井就能解决的了。 

另外发现的一个问题是，大同的所有河流、水库都已干涸。桑干

河横穿大同中部，我最后一次看到河里流水是在 1997 年夏天。在那

以后我每年都要路过这条河 10 次以上，但是再没有看到流水。最严

重的一次是在应县过这条河时看到河底全都变成了玉米地，根本没有

流水的地方了。如果不是看到桥的话，谁也不会想到这儿曾经是一条



  

河。当地的农民们既不期待、也不怕水流过来。丁玲写过一本著名小

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现在这里变成了“太阳照在玉米地上”。 

城市的缺水问题也很严重。2003 年 9 月我拜访了大同煤矿职工

的住宅。自来水每天只供应 20 分钟，存在浴缸里的 100 升水就是一

家 4 口人一天的用水。 

地下水位也在急剧下降。据当地报纸报道“主要地区的地下水位

每年以 2～3米的速度下降。2008 年将完全枯竭”。 

中国这么大，出现这种问题也不足为奇。但是大同是北京的水源，

刚才说到的桑干河就是注入到官厅水库的水源。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

一样，是北京仅有的两个“水缸”之一。 

大约一个月前，我在去大同途中的高速公路上下车看了一下官厅

水库。水位从原来的地方后退了许多。干涸的库底也变成了农田，农

民正在忙着春耕。有苹果、葡萄果树园，还有柳树苗圃。水边还有贝

壳的尸体，水草已经腐烂。农民说：“最近五六年水位下降得很快”。 

2003 年国庆节前夕，大同的册田水库开闸，向官厅水库输送了

5000 万立方米的水。在当时的仪式上强调“为首都做贡献是光荣的

任务”。但是，大同缺水的状况要比北京严重得多。从大同的角度看，

北京用水实在太浪费。不知北京人是否了解大同人是以怎样的心情送

走这 5000 万立方米水的。 

从日本来看，北京正在高速发展，我每次路过北京时都为其变化

感到吃惊。但是从大同看到的北京背影犹如“沙中楼阁”。中方也做

了很多相关方面的报告。在此我向节水及其他水利工作者表示敬意。

但是如果北京继续以目前的态势发展，节水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我也知道，作为外国人如此说三道四，过于无礼。但是每年都在

大同逗留 100～120 天的我却不能不一吐为快，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

理解。 

    我们的本职工作是种树，也多少做了一点与水有关的事。刚才说



  

过我们在农村打了水井，此外我们还在自己的据点环境林中心建设了

一个小型污水处理设施。那里有 20 公顷的苗圃，种树苗需要水。我

们在日本外务省“草根无偿援助资金”的援助下打了水井，但是在地

下水位急速下降的今天，我们也不能乱用地下水。于是想到将煤矿住

宅的污水净化后加以利用。 

    日本大阪产业大学的菅原正孝教授自费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采

用的技术是土壤净化法。用 25 米泳池大小的简易设备，每天可处理

250 立方米的水。因为我们用处理后的水饲养着金鱼，所以说明这些

水完全达到了灌溉用水的标准。许多人来看过后都说：“如果这么简

单的设备就可以达标，我们也想马上搞。”实际运行后还有地方需要

改进，目前我们正着手这项工作。 

    因为我们只考虑了灌溉用，所以这套设备在冬季气温近零下 30

摄氏度时无法运行。如果冬季也能运行，用途将更加广泛。在人口密

集的城市里，大规模的处理设施很有效，但是在人口密度低的农村地

带，如果能够在污水排放源的附近建设很多小规模的处理设施，将处

理后的水排放到河流中效率更高，这样河流也就可以得到恢复。 

项目的成功使我们尝到了甜头，从去年秋天开始我们试验将矿山

污水进行净化。大同是中国最大的煤炭城市。坑道挖得深，自然就出

地下水。因为水中含有铁、锰和其他物质，不能直接使用。因此便被

废弃了。据说，平均每挖 1 吨煤要破坏 2.5 吨的地下水资源。最近中

国也启动了将水净化后用于自来水的项目。由于使用的是逆渗透法，

需要大量资金，所以，只是有实力的大矿山企业能采用，中小煤矿与

它无无缘。 

    我们采用的是生物处理方法，用铁细菌处理污水。这个设备虽然

小得像个玩具，但一天能够处理近 70 立方米的污水，可充分满足 800

人村庄的用水。设施运行了 3 个月，离自来水的标准还有些差距，但

洗衣服、洗澡用完全没有问题。煤矿工人从矿里出来浑身上下全是煤



  

尘，如果能够洗个澡，那该有多舒服啊。 

    然而，这项试验却不得不在 3月份中断了，原因是煤矿被关闭。

在通告颁布的第二天，根据上级的指令入口被封闭了。我们好不容易

积累起来的成果就这样夭折了，感到十分遗憾。但是地方的要求非常

强烈，所以我们还希望能够重新上马试验。类似这种麻烦事在地方时

有发生，过去也有过这方面的体验。希望日本的各位在发生这样的情

况时不要着急，也不要气馁，向中方提出要求尽快解决问题。 

    大部分社会问题首先在贫困的边境地区显现。任何一个国家、任

何一个地区都是一样。环境问题、水问题最为重要。如果全社会随时

关注这个问题，就会及早发现，容易得到纠正，负担也会减少。 

中国有句格言“吃水不忘挖井人”，这句话说得好。但是我想再

加一句话，“吃水不忘上游人”，反过来，排污也应不忘下游人。 

 

环境意识的变化 

 

我考虑在中国开展绿化合作是在 1991 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访问

中国是 1971 年，之后每隔两三年去一次中国。一开始我从没有想过

中国的环境问题会如此严重。 

“中国以‘为人民服务’为原则，不存在公害问题。”“废物也被

当作有用的资源加以利用。”这样的观念深深地渗透在我的脑海里，

当时的我完全没有理解环境问题的能力。 

当时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的原则是“按需生产”。“按

需生产”意味着物质和服务经常不能满足需要。因为从所需的统计到

生产完成有一个时间差。工业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起因于大量生产、

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而当时的中国应该说还很少有这种形式的环境

破坏。 

生产者、销售者高高在上，对购买者态度蛮横的现象是物质的长



  

期匮乏所致，而相反的关系则源于生产过剩。在日本称“顾客就是上

帝”，尽管到中国来旅游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服务之差有诸多不满，但

是考虑到上述原因也就可以理解了。 

随着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形成,中国经济取得了

飞速发展。同时，环境问题也随之日益严重。正好在这一时期我在日

本国内开始涉足环境问题，同时，由环境问题重新审视社会。从这一

角度看中国，感到问题非常严重。 

首先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存在的“环境破坏与贫困的恶性循环”。

加之中国文明历史悠久，问题积累得更多。我们在大同经历的各种艰

辛也源于同样的问题。中国伴随着工业急速发展突发公害，类似日本

经历的在高速增长时期出现的水俣病及其他公害。一次性废弃物的环

境问题也快速显现出来。塑料瓶等一次性容器转眼间铺天盖地。中国

的生态环境本来就很脆弱，加之诸如地球变暖、酸雨以及其他一些方

面的地球环境问题，比起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 

我认为如果不想办法解决，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中国与日本是一

衣带水的近邻，环境问题必然会影响日本。但是水的问题、大气污染

问题……很快也会变成政治问题。 

我遇事轻率鲁莽，因此不可能在中国涉足这些问题，我想，搞绿

化谁都不会反对，我希望通过绿化积累实绩之后再向其他领域扩展。 

为了寻求各方面的合作，我在日本走访了各种团体和个人。但反

响都不很理想。甚至有人说：“你没病吧？为什么要从水泥森林、沥

青沙漠的大阪特意跑到绿树成荫的中国去种树？”持这种观点的人多

半是了解中国的人。日本人去的多半是绿化搞得不错的沿海大城市，

很多日本人只知道这些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我多次访问了西山五郎先生，他说“我连樱花和

梅花都分不清，到那里去又有什么用呢？”话虽这么说，他还是接受

了第一个绿化合作团副团长的职务。我感到很高兴，如果没有他的参



  

加，代表团就无法成行。西山先生也一直担任我们“绿色地球网络”

的副代表。 

跑到中国去游说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多半是要碰钉子的。“这是先

富裕起来的日本人一相情愿的想法，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怎么解决吃饭

的问题，因此发展经济是必须的。如果发展经济一定带来环境破坏，

那也只能接受现实，我们有时甚至需要污染。” 

后来，中国人的环保意识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们不能忘记知

识分子所发挥的先导作用。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何博传。他写的一

本书现在手头没有，记得日文版标题是《中国•未来的选择》
①
（NHK

出版）。我们绿色地球网络的最初会员多半是看过这本书。但是这本

书出版后不久就在中国国内禁止发行了。 

另外民间环保组织非常活跃。在中国，民间团体独立开展活动非

常困难，特别是在资金筹措方面有很多制约。我十分敬佩这些在困境

中开拓道路的人们。 

国外的活动也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代表性的有莱斯特·布

朗的书《谁来养活中国？》（钻石出版社）这本书在中国引起了轩然

大波，产生的影响应该予以评价。我甚至觉得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够带

来如此强烈的冲击力，就不能算是干工作。 

远远超过上述因素的更强烈冲击是 1998 年长江、松花江等地发

生的特大洪灾。每当长江发生洪涝时都有报道“这是百年不遇的灾

害”，但是这一次中国新闻媒体明确地指出“这是人祸所致”。 

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即使实现了经济发展，如果环境继

续恶化的话，取得的成功也会功亏一篑。不仅如此，还会受到大自然

更严厉的惩罚。”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措施。 

从那时起日本国内也开始更加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这真让我高

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① 中文书名：《山坳上的中国》（何博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年。 



  

中国历史虽然悠久，但在工业文明方面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

要比日本年轻得多，经济方面还很不成熟。今后将有更广阔的地域需

要经济开发。据说，要想保证新毕业的年轻人有工作，从微观方面比

上一年有所好转的话，就必须在宏观方面保证至少 6%的增长。实际

情况是否真是这样呢？ 

如果连续 12 年以 6%的速度增长，经济规模就增长 1 倍，如果是

7%的话，10 年就可以增长 1 倍。如果是 7%的增长持续 20 年，经济就

翻两番。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 2020

年 GDP 增长比 2000 翻两番的目标就是这样计算的。由于水的需求量

猛增，环境负荷加重，制定的目标否能实现呢？从长远来看，能源和

环境问题将制约中国的发展。 

人们说，之所以增加到现在这么多人口是因为毛泽东的人口政策

失误。为了弥补这一失误不得不采取独生子女政策。从环境方面考虑，

现在的经济增长同样也是一种冒进。纠正得越慢，将来付出的代价就

越大。这种现象给我的感觉就像是爷爷用孙子的信用卡乱花钱。 

但是在经济增长时人们和社会是不会这样去思考问题的，只是一

心要赚钱。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和泡沫经济时期也是一样，被“日本第

一”冲昏了头脑。一旦碰壁时却丧失了改革所需要的能量和精力，一

蹶不振。 

作为邻国人，我痛切希望中国不要走日本的老路，因为它的负面

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